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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苦参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宁书怡，冯心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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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藤苦参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是我国傣族传统用药，在民间应用广泛，极具开发前景。藤苦参含有多种生物活性

成分，包括强心甾、三萜、有机酸、木脂素、苯环衍生物等。药理研究表明，藤苦参及其有效成分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促

进创伤愈合、抗癫痫等药理作用。对藤苦参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综述，旨在为进一步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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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

NING Shuyi, FENG Xinchi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17, China

Abstract: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 is a wide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Dai nationality with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 contains various biologically active constituents, including cardiotonic steroids, triterpenoids,

organic acids, lignans, benzene ring derivatives and so o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es showed that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 and its

active components exerted significant anti-tumor, wound healing and anti-epileptic activities.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 were review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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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苦参又名马莲鞍、古羊藤、南苦参、地苦参

等 ，系萝藦科杠柳亚科马莲鞍属植物马莲鞍

Streptocaulon griffithii Hook. f.［S. juventas（Lour.）

Merr.］的干燥根，多产于广西、云南、贵州，生长于山

野坡地、山谷疏林中或路旁灌木丛中。其根入药，

治疗痢疾、湿热腹泻、心胃气痛、感冒发烧、慢性肾

炎、跌打［1-3］。其叶有毒，误食会引起头晕、腹泻，但

可外用治毒蛇咬伤和烂疮等［1］。藤苦参是我国傣族

传统用药，是傣族验方雅叫哈顿散的主要成分之

一，该散主要用于治疗感冒发热、喉炎、胸腹胀痛、

虚劳心悸、月经不调、产后流血［4］。

研究显示藤苦参化学成分较为复杂，包含强心

甾类、三萜类、生物碱、有机酸、苯丙烷类等多种化

学成分。藤苦参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主要包括抗

肿瘤、促进创伤愈合和抗癫痫作用，已被大量研究

证明［5-9］。本文基于近年来对藤苦参的研究报道，对

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综述，旨在为藤苦参的

进一步开发与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化学成分

已有多名研究人员综合运用硅胶柱色谱、ODS

柱色谱、凝胶柱色谱、制备液相、重结晶等分离手段

对藤苦参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的分离，并结合质

谱、核磁共振、红外光谱等现代波谱学技术对藤苦

参的化学成分进行了鉴定，分离得到强心甾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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萜类、有机酸类、苯环衍生物等成分。

1.1 强心甾类

强心甾类化合物是藤苦参的一类主要成分，已

经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了数十种强心苷及苷元类

成分，主要包括杠柳苷元［10-11］和洋地黄毒苷元［10］，以

及这两种苷元的各种糖苷类成分；此外，还分离得

到了藤苦参毒苷元［10］、藤苦参素［12］、acovenosigenin

A［13］、乌沙苷元［14-15］、16-O-乙酰基杠柳苷元［16］、16-O-

乙酰基洋地黄毒苷元［16］、夹竹桃苷元［17-18］、17β-H-

periplogenin［18］、16-O-acetylacovenosigenin［18］、5β -

hydroxygitoxigenin［18］以及苷类成分杠柳苷元葡萄糖

苷［19］、corchorusoside C［19］、藤 苦 参 毒 苷 A［10］、

acovenosigenin A-3-O- β -D-glucoside［20］、秦岭藤苷

A［17，19］、箭毒苷［21］、毒光药木糖苷元葡萄糖苷［21］、

hongheloside G［19］、echunbioside［19］、杠柳次苷［17］、

subalpinoside［17］、glucoevatromonoside［17］、honghelo-

trioside A［17］、夹竹桃苷G［18］等。

Zhu等［22］建立了基于高分辨质谱技术筛选藤苦

参中强心甾类化合物的研究策略，利用 UPLC-Q-

TOF-MS结合质量缺失过滤技术，从藤苦参中筛选

出了 30个强心甾类成分，总结了该类成分的质谱裂

解规律并对其中 23个强心甾（11个苷元和 12个苷）

成分进行了结构鉴定：羊角拗配基（sarmentogenin）、

毒 光 药 木 糖 苷 元（acovenosigenin）、杠 柳 苷

元（periplogenin）、7-hydroxyperiplogenin、地 高

辛（digoxigenin）、14-deoxydigitoxigenin、洋地黄毒苷

元（digitoxigenin）、3-dehydrodigoxigenin、xysmalo-

genin、 5-anhydroperiplogenone、 3-dehydrodigito-

xigenin、acovenosigenin-glucopyranosyl-glucopyrano-

syl-digitalopyranoside、digitoxigenin-glucopyranosyl-

glucopyranosyl-digitoxopyranoside、 digitoxigenin-

glucopyranosyl-2-O-acetyl-digitalopyranoside、杠 柳

毒苷、3-dehydrodigoxigenin glycoside、digitoxigenin

digitaloside、 14-deoxydigitoxigenin digitalosid、

digitoxigenin glucoside、 14-deoxydigitoxigenin

glucoside、periplogenin digitoxoside、acovenosigenin

digitoxoside、digitoxigenin digitoxoside。这些成分

具有相似的母核结构，且苷类成分多为 3位羟基的

糖基化。

罗宇东等［23］利用甲型强心苷 α，β-不饱和内酯

环的显色反应，建立了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藤苦参

强心苷含量的分析方法，并测定了不同产地及采收

季节的藤苦参样本中强心苷的含量。研究结果表

明藤苦参中强心苷的平均含量为 2.07 mg/g；产于广

西钦州八塞沟、并于 10～12月采收的藤苦参中强心

苷的含量最高。

1.2 三萜类

三萜类成分是藤苦参中的另一类主要成分，张

琳［10］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 9个三萜皂苷类成分：羽

扇豆醇乙酸酯、羽扇豆醇、α-香树脂醇乙酸酯、α-香

树脂醇、11-乙氧基-3-乙酰基-12-乌苏烯-3-醇、11-酮

基-α-香树脂醇乙酸酯、24-亚甲基环木波罗烷醇、环

木波罗-23-烯-3β，25-二醇、环木波罗烷-3，24，25-三

醇。席鹏洲［16］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 13个三萜类成

分：3β，7β，12-trihydroxy-4，4，14α -trimethyl-11，15-

dioxo-5α-chol-8-en-24-oic acid、methyl lucidenate P、

methyl lucidenate K、griffithii X、达玛烷 -20，24-二

烯-3β-醇、乌苏酸、23-羟基乌苏酸、阿江榄仁酸、3β，

6β，23-trihydroxyolen-12-en-28-oic acid、钩藤苷元

C、积雪草酸、23-羟基古柯二醇、2α，3β，23，24-四羟

基-12-烯-28-齐墩果酸等。

1.3 其他化合物

藤苦参中还含有有机酸、生物碱类、木脂素类、

苯环衍生物等化合物。已经分离到的有烟酸［10］、水

杨酸［14］、丁香酸［14］、大黄素甲醚［14］、东莨菪内酯［14］、

糙叶败酱碱［24］、西瑞香素［14］、橙皮苷［14］、β-谷甾醇［10］、

β-胡萝卜苷［14］、3，5-二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16］、香草

醛［16］、阿魏酸［16］、4-羟基-3，5-二甲氧基苯甲醛［16］、芳

姜黄酮［16］、7α-羟基谷甾醇-3-O-β-葡萄糖苷［16］、松脂

醇［24］、黄花菜木脂素A［24］、金不换素［24］等。

2 药理作用

基于复杂而丰富的化学成分，藤苦参表现出了

多种药理活性。尤其是藤苦参所含的强心甾类化

合物表现出了较强的抗肿瘤活性，同时在抗癫痫和

促进创伤愈合方面也有较好的疗效。

2.1 抗肿瘤

藤苦参及其有效成分对肝癌、前列腺癌、宫颈

癌、纤维肉瘤、胃癌与食道癌等肿瘤细胞有抑制

作用。

2.1.1 肝癌 肝癌是癌症致死的第 4大原因，每年

有 782 000人死于肝癌［25］。Zhu等［5］采用 MTT法测

定了 3个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的 C21甾类化合物在

体外对肝癌 HepG2 细胞的细胞毒活性。结果显

示（3β，20R）-pregn-14（15）-ene-3，20，21-triol-3-O-β-

D-glucopyranoside可显著抑制 HepG2细胞生长，半

数抑制浓度（IC50）为 11.7 μmol/L，选择指数（人肝细

胞和 HepG2 细胞的细胞毒性比值）为 3.5。进一步

的流式细胞术研究结果显示该化合物抑制 He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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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长的主要原因是可诱导HepG2细胞凋亡，且

成剂量相关，当其浓度为 3、6、12 μmol/L时，细胞凋

亡率分别为 38.4%、44.8% 和 51.7%（对照组细胞凋

亡率为0.5%）。

2.1.2 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作为欧美男性高发的

肿瘤之一，近年来在国内男性人群中的患病率也呈

上升趋势，且致死率也在逐年升高［26］。Gerardo等［6］

发现 ，体外研究显示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的

corchorusoside C 可选择性地抑制前列腺癌细胞

DU-145生长，IC50值为 0.08 μmol/L。作用机制研究

显示，corchorusoside C 可调控前列腺癌细胞 DU-

145的细胞周期进程，显著减少G1期细胞数量，增加

sub-G1期细胞数量，诱导细胞凋亡。Corchorusoside

C 可浓度相关地抑制核因子-κB（NF-κB）的活性以

及 IκB激酶（IKK）和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蛋

白的表达。此外，在胚胎斑马鱼模型中的研究发

现，corchorusoside C 0～50 μmol/L处理 12 h后，DU-

145细胞中胱天蛋白酶 caspase-3和 caspase-7的蛋白

质表达显著增高，从而使 DU-145 细胞凋亡数量明

显增多。同时，通过与阳性对照地高辛和环己酰亚

胺对比发现，corchorusoside C对癌细胞具有较高选

择性，且并未表现出发育毒性。

2.1.3 宫颈癌 宫颈癌是我国女性高发的恶性肿

瘤之一，其发病率及病死率约占全球的 33%［27］。

Xuan 等［28］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了 7 种强心甾类化

合物：periplogenin 3-O-β -gentiobioside、杠柳苷元、

periplogenin 3-O- β -D-glucopyranoside、corchoruso-

side C、杠 柳 毒 苷 、periplogenin-3-O-［O- β -D-

glucopyranosyl-（1→4）-O-β-D-digitalopyranoside］和

periplogenin-3-O-［O-β -D-glucopyranosyl-（1→4）-2-

O-acetyl-β-D-digitalopyranoside］。并考察了前 6 种

强心甾在体外细胞模型中对人宫颈癌细胞（HeLa）

的细胞毒性。结果显示浓度在 100 μg/mL时 6种强

心甾对 HeLa 细胞的生长抑制率分别为 60.16%、

73.75%、84.02%、69.54%、80.60%和73.69%。

2.1.4 纤维肉瘤 纤维肉瘤是一种常见的软组织

肉瘤，极易复发，易转移至骨和肺部［29］。Ueda 等［7］

研究发现在体外细胞模型中，藤苦参的醋酸乙酯和

正丁醇萃取物可显著抑制人纤维肉瘤细胞HT-1080

的生长，IC50值分别为 0.57、0.19 μg/mL。Ueda等还

采用生物活性跟踪法对藤苦参进行了提取分离，得

到了 16 个具有抑制人 HT-1080 细胞生长活性的强

心甾类成分。其中活性最强的为 digitoxigenin-3-O-

［O-β-D-glucopyranosyl-（1→6）-O-β-D-glucopyrano-

syl-（1→4）-β -D-digitoxopyranoside］和 echujin，IC50

值分别为54、55 nmol/L。

2.1.5 胃癌与食道癌 胃癌是消化道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且多数患者诊断时均为中期、晚期，治

愈率较低［30］。食道癌也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致死率较高，发病机制尚不明确［31］。张琳等［10］从藤

苦参中分离得到了 9种强心苷化合物（洋地黄毒苷

元、16-O-乙酰基羟基洋地黄毒苷元、杠柳苷元、16-

O-乙酰基羟基杠柳苷元、杠柳苷元洋地黄毒苷元、

杠柳苷元葡萄糖苷、corchorusoside C、藤苦参毒苷

元、藤苦参毒苷 A），并考察了这 9种强心甾在体外

细胞模型中对胃腺癌BGC-823和 SGC-7901细胞增

殖的抑制作用。通过MTT法测定发现，上述 9种强

心苷在 1、50 μg/mL两个浓度下，均可抑制BGC-823

和 SGC-7901胃腺癌细胞增殖，其中在 50 μg/mL 的

浓度处理 48 h后，对BGC-823细胞的抑制率可高达

90%。在 0.5、50 μg/mL两个浓度下，可显著抑制人

食道癌细胞 Eca-109 的生长，50 μg/mL 的浓度处理

72 h，对 Eca-109细胞的抑制率可高达 100%。由此

可见，藤苦参中强心苷成分对胃癌和食道癌细胞的

抑制效果较好。

2.1.6 肺癌 肺癌是全世界第二大最常被诊断的

癌症，其中52%～58%的肺癌患者为晚期，治愈率较

低［32］。肺癌占癌症致死人数的 20%，全世界每年约

有 180万癌症新案例，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

占肺癌患者的85%［33-34］。

Ueda等［35］最先报道了藤苦参提取物可以抑制

人肺腺癌A549细胞的增殖，Han等［36］采用人肺腺癌

A549裸鼠荷瘤模型对藤苦参硅胶柱分离得到的活

性最佳组分（SJF）抑制肺癌功效进行了在体研究。

给药 1次/d，连续给药 15 d的给药方案，对比研究了

po 给药 100、200 mg/kg 和 sc 给药 25、50 mg/kg，SJF

的抗肿瘤功效。结果显示 sc SJF 25 mg/kg后，第 10

天和第 15 天观察到肿瘤体积和质量显著降低；50

mg/kg 剂量 sc 和 po 给药均未观察到明显的抗肿瘤

活性。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口服给药后活性成分经

过胃肠道和肝脏的首过代谢，转化为不具有活性的

代谢产物；皮下注射的高剂量组可能影响到了小鼠

体内某些蛋白、酶或者受体的活性，所以表现出极

弱的抗肿瘤活性。对 SJF 组分进行了 HPLC 和

NMR分析，鉴定其中主要成分为洋地黄毒苷元、杠

柳毒苷和杠柳苷元葡萄糖苷，提示上述 3个化合物

可能是藤苦参治疗肺癌的物质基础。

Xue 等［37］考察了从藤苦参中分离得到的 4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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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心苷类化合物对人肺腺癌 A549 细胞、大细胞肺

癌细胞NCI-H460和人胚胎成纤维细胞MRC-5的生

长抑制作用，并对藤苦参强心苷类成分的抗肿瘤构

效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大多数藤苦参强心

苷类化合物均表现出抑制上述 3个细胞系生长的活

性 ；在 100 μg/mL 的 条 件 下 ，化 合 物 16-O-

acetylhydroxyperiplogenin-3-O- β -D-digitoxopyrano-

side、1α，14β-dihydroxy-5β-card-20（22）-enolide-3-O-

［O- β -D-glucopyranosyl-（1→2）- β -D-digitalopy-

ranoside］、acovenosigenin A、acovenosigenin A- β -

glucoside、evonogenin、oleandrigenin、subapinoside、

digitoxigenin gentiobioside、digitoxigenin sophoro-

side、digitoxigenin-3-O-［O- β -D-glucosyl-（1→4）-3-

O-acetyl-β-D-digitoxoside］、digitoxigenin-3-O-［O-β-

glucopyranosyl-（1→6）-O-β-glucopyranosyl-（1→4）-

3-O-acetyl- β -digitoxopyranoside］、odoroside G、

periplogenin glucoside、periplogenin-3-O- β -gluco-

pyranosyl-（1→4）-O-β-digitaloxopyranoside、periplo-

cymarin、biondianoside A 和 1β，3β，14β -trihydroxy-

5β-card-16，20（22）-dienolide对NCI-H460细胞表现

出了较高的抑制增殖活性，IC50值为 0.063～39.963

μmol/L。构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16位的羟基化

和乙酰基化可增强活性；糖基化的两个糖单元以

C1′→C6′的连接方式的强心苷抗肿瘤活性更强；糖

部分的取代基C-2′处的羟基游离形式活性增加，乙

酰化时则活性降低，C-3′处的羟基甲基化活性降低，

而乙酰化则活性增加。同时，化合物中的洋地黄糖

提高了其对NCI-H460细胞的抑制增殖活性。

Xue等［12］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藤苦参中分离得到

的 acovenosigenin A-3-O-β-D-glucoside（TXA9）具有

与紫杉醇相似的抗肿瘤作用。一方面可以使A549

细胞周期停滞：对照组细胞 SubG0/G1期的比例仅为

1.68%，经 600 mg/L的TXA9处理后，该比例明显增

加到 3.51%、13.29%、25.33% 和 36.33%（TXA9 分别

持续作用 12、24、36、48 h）。另一方面，TXA9 可以

诱导A549细胞的凋亡途径：经 600 nmol/L TXA9处

理后，Fas和 Fas相关死亡域（FADD）的蛋白水平上

调 ；同时 ，TXA9 时间相关地将 procaspase-8 和

procaspase-3 裂 解 为 活 性 形 式 ，即 caspase-8 和

caspase-3，以及其死亡底物（ICAD），激活细胞凋亡

途径，促使A549细胞凋亡。同时，通过监测小鼠体

质量、血小板数值发现，紫杉醇具有对小鼠体质量、

血小板计数的降低作用，而经TXA9处理的小鼠并

没有观察到相似现象。由此可见，TXA9 不仅对

A549细胞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且耐受较好。

2.1.7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属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一个独特亚型，其临床

表现为凝血功能异常导致的全身广泛性出血，进而

引起死亡［38］。其发病率较高，占白血病的 10%［39］。

栾连军等［40］通过体外细胞实验，给予不同浓度的藤

苦参素培养的人HL-60白血病细胞 72 h，当藤苦参

素浓度为 0.8 μg/mL时，对HL-60细胞的抑制率达到

84%，IC50 值达到 0.199 μg/mL。证明藤苦参素对

HL-60细胞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生长作用。

2.2 抗癫痫

癫痫是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病之一，影响全球约

1% 的人口［41］。反复发作的癫痫会对大脑造成损

伤，甚至对生命造成威胁［42］。16-O-乙酰基洋地黄毒

苷元是一种从藤苦参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强

心甾类成分。Tu等［8］的研究发现 16-O-乙酰基洋地

黄毒苷元可通过抑制 p-mTOR/p-70S6K信号通路的

激活减缓毛果芸香碱诱导的小鼠癫痫；同时，16-O-

乙酰基洋地黄毒苷元可通过抑制 mTOR 信号通路

减缓毛果芸香碱引起的脑损伤。这一研究结果提

示藤苦参中的 16-O-乙酰基洋地黄毒苷元成分具有

显著的抗癫痫功效，藤苦参及其成分 16-O-乙酰基

洋地黄毒苷元具有开发为治疗癫痫或其他神经系

统疾病药物的应用前景。

2.3 创伤愈合

创伤愈合主要包含 3个阶段：炎症、增殖、重塑。

Nguyen 等［9］研究发现藤苦参乙醇提取物可通过调

控炎症和增殖过程发挥促进创伤愈合。在小鼠切

除伤口创伤模型中，每天给予 100 mg/kg 的藤苦参

乙醇提取物，连续给药 12 d后模型小鼠的伤口闭合

率为 99.47%，与空白组比较，伤口闭合时间减少了

约 3 d。创伤模型小鼠连续给予 7 d藤苦参乙醇提取

物后，创口肉芽组织内炎性细胞数量减少了约 2/3

倍；与炎症高度相关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

NF-κB1基因表达分别下调了 4/5和 3/4；促进成纤维

细胞增殖的TGF-β1和促进血管再生的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VEGF）基因表达水平分别上调了 1.9 倍和

6.5倍。HE染色结果显示藤苦参乙醇提取物给药组

伤口有新生血管形成。

已有研究报道了藤苦参的主要强心甾成分洋

地黄毒苷元和杠柳毒苷具有促进创面愈合的功效。

Feng等［43］研究发现在体外细胞实验中，洋地黄毒苷

元 0.1 nmol/L可显著促进人成纤维母细胞的胶原合

成，与阳性药物哇巴因作用相当；在大鼠切除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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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模型中，创面局部单次给予洋地黄毒苷元 0.01、

0.1、1.2 ng可显著促进模型大鼠的创面愈合。

Chen等［44］对杠柳毒苷进行了研究，发现杠柳毒

苷可通过激活Na/K-ATPase/Src信号通路促进纤维

母细胞的增殖、迁移以及胶原的合成。在切除伤口

创伤模型大鼠中，杠柳毒苷 5、10、15 μg/mL促进创

面愈合的功效与阳性对照药物重组牛碱性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相当。生物学研究表明Na/K-ATP酶

不仅可以作为离子泵影响细胞内外的离子交换过

程，也可以与Src激酶形成复合物，作为受体靶点介

导一系列信号通路，干预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如

促进创面愈合［45-47］。

3 结语

藤苦参中富含多种化学成分，目前针对藤苦参

生物活性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强心甾类化合物。研

究发现强心甾类具有显著的抗肿瘤功效，对于前列

腺癌、宫颈癌、纤维肉瘤、食道癌、胃腺癌、非小细胞

型肺癌的细胞有较强的抑制生长的作用［48］。但是，

迄今为止藤苦参提取物及其主要活性成分的抗肿

瘤功效大多为体外细胞实验，仅有两项研究涉及了

整体动物实验［12，36］。强心甾类成分具有潜在的心脏

毒性，以地高辛为例，血药浓度超过 3 ng/mL即表现

出显著的心脏毒性［49］。尽管研究证明了藤苦参强

心苷成分TXA9的耐受性较紫杉醇强，但是藤苦参

的体内系统暴露量是否会引起心脏毒性是藤苦参

能否开发为抗肿瘤药物的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进一

步的实验加以确定。

藤苦参的另一个药理活性是促进创面愈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强心甾类化合物

具有促进纤维母细胞胶原合成的功效，如海蟾蜍毒

素［50］、地高辛［51］、杠柳毒苷［44］、洋地黄毒苷元［43］等，

其作用机制主要与激活Na/K-ATPase/Src信号通路

相关，但是藤苦参强心甾类化合物是否可以开发成

促进创伤愈合的药物仍需进一步的动物实验及临

床研究，明确其作用机制［52］。

藤苦参中另一类主要成分是三萜类化合物。

药理研究表明三萜类成分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包

括抗炎、抗菌、抗病毒、免疫调节、调节血糖、降血压

和抗肿瘤活性等，是一类极具开发前景的天然产

物［53-54］。但是目前关于藤苦参三萜类成分的生物活

性研究仍存在较大空白，可作为今后藤苦参相关研

发的方向之一。

藤苦参作为傣族传统药物，药用资源丰富、临

床疗效确切，极具开发前景，但是仍有系列问题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1）藤苦参抗肿瘤、促进创

面愈合作用的在体动物水平评价以及临床研

究；（2）藤苦参化学成分，尤其是强心甾成分的体内

药动学研究；（3）藤苦参强心甾成分的安全性评价

以及“量-效-毒”关系；（4）藤苦参三萜类成分的药理

活性研究。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明确，将有利于藤苦

参作为植物药的新药开发，早日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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